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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０７ 年智能手机出现以来ꎬ手机得到迅猛的发

展和普及ꎬ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ꎬ中国智能手机的普

及率为 ６８％[１] ꎮ １０ 多年后ꎬ与手机共同成长起来的一

代父母对手机使用程度较高ꎬ除日常通讯外ꎬ常使用

手机进行购物、社交、玩游戏等ꎮ 与此同时ꎬ在与孩子

们的日常相处中也时常因手机的出现ꎬ给亲子互动带

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ꎮ 亲子互动过程中ꎬ父母手机

的使用会减少与儿童的有效言语沟通和情感交流ꎬ且
不利于营造安全、温暖的亲子氛围ꎬ易使儿童出现系

列语言和行为问题ꎮ 本文对父母手机使用的现状及

其对儿童语言和行为的消极影响进行梳理ꎬ并探讨未

来的研究方向ꎬ以期引起心理健康教育者对该领域的

关注ꎬ从而为儿童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

指导ꎮ

１　 父母手机使用行为现状

在互联网时代成长的一代父母手机使用行为较

为普遍ꎬ因此难以避免在与儿童亲子互动中使用手

机ꎮ 一项来自 ８ 个国家 ５ ０００ 名成年人(１８ ~ ６５ 岁)关
于手机使用的问卷调查显示ꎬ其中 ６００ 名中国参与者

表明ꎬ在与子女的互动过程中有 ４０％的家长会使用手

机[２] ꎮ 中国«２０１４ 年国民家庭亲子关系报告»也显示ꎬ
１７.８％的父母在与儿童共处时常看手机ꎬ５１.８％的父母

偶尔看手机ꎬ共有近 ７０％的父母在陪伴儿童时看手

机[３] ꎮ 一项对 ９３ 名父母及其他看护者的研究发现ꎬ

父母每天在手机上花费 ３０ ｍｉｎ 至 ７.５ ｈꎬ并且在这些

时间中有最多 ５ ｈ 是在儿童面前使用手机[４] ꎮ 以上调

查表明ꎬ父母在陪伴儿童时手机使用比较普遍ꎬ可能

会占用亲子互动的时间ꎬ分散了父母陪伴儿童时的注

意力ꎮ
目前关于父母手机使用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 ６

~ １２ 岁的儿童ꎬ研究环境包括家庭、公共场所、医院、
汽车、实验室、操场等ꎬ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半结构

式访谈、实验室研究等ꎬ研究类型均为横断面研究ꎮ
在研究内容上ꎬ主要关注言语沟通问题ꎬ如手机减少

了儿童与父母的有效言语沟通交流、干扰了儿童的语

言学习过程等方面ꎬ以及儿童消极行为问题ꎬ如社交

退缩、危险行为、问题行为以及对手机沉迷等方面ꎮ

２　 父母手机使用对儿童语言与行为发育的影响

２.１　 父母手机使用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２.１.１　 阻碍亲子间的语言沟通 　 父母因沉迷手机减

少陪伴儿童时的交流会使儿童缺乏与父母的语言沟

通ꎮ Ｒａｄｅｓｋｙ 等[５]通过结构化实验研究 ２２５ 名母亲及

其儿童的饮食行为发现ꎬ当面对某种不熟悉的食物

时ꎬ与没有使用手机的母亲相比ꎬ使用手机的母亲与

儿童的语言和非语言交流分别减少了 ３３％与 ５８％ꎮ
在照顾儿童的过程中ꎬ父母还会使用手机替代自己陪

伴和安抚儿童ꎬ同样导致了亲子交流的减少ꎮ 一项对

３５ 名儿童看护者(６０％为父母)进行深度半结构化小

组和个人访谈的研究中发现ꎬ在日常生活中ꎬ手机常

被看护者当作安抚儿童的工具ꎬ同时借助手机创造了

一个“和谐”、似乎无冲突的家庭氛围[６] ꎮ 一项对 ３５０
名 ６ 个月至 ４ 岁儿童的父母关于子女接触和使用移动

设备的横断研究表明ꎬ６５％的父母承认ꎬ有通过手机使

儿童在公共场合保持安静的行为[７] ꎮ
２.１.２　 妨碍儿童的语言学习 　 父母过度使用手机会

减少对儿童的关注ꎬ从而影响儿童语言认知发展及词

汇习得ꎮ Ｒｅｅｄ 等[８]对 ３８ 名母亲及其子女进行被试内

设计实验后发现ꎬ当 １ ｍｉｎ 的新单词教学过程被实验

员 ３０ ｓ 的电话所中断时ꎬ儿童没有学会该单词ꎮ 而一

项关于父母使用手机与儿童发展关系的研究显示ꎬ父
母手机使用时的分心可能会导致儿童的语言认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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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迟和行为问题ꎬ如脾气暴躁、严重焦虑和对纪律

的抵制[９] ꎮ 父母在亲子互动中不间断地盯着手机屏

幕ꎬ与儿童的互动较少ꎬ造成亲子关系日渐疏远ꎬ儿童

长期在冷漠、忽视的亲子氛围中成长ꎬ不利于语言的

健康发展ꎮ
２.１.３　 抑制儿童的语言发展 　 积极的亲子交流及互

动对儿童的语言发展有促进作用ꎬ父母的手机使用则

干扰了这一过程ꎬ导致儿童语言发展受到不良影响ꎮ
Ｔａｍｉｓ￣Ｌｅｍｏｎｄａ 等[１０]的研究指出ꎬ父母对于婴儿表现

出的探索和交流行为反应可以预测婴儿在语言发展

早期的词汇学习ꎬ父母对婴儿的积极反应能力有助于

婴儿的语言学习ꎮ 一项为期 １ 年对 ６０ 个低收入家庭

的纵向研究显示ꎬ婴儿在 ２４ 个月时的亲子互动的流畅

性与连贯性能预测 １ 年后的语言发展结果[１１] ꎮ 而对

于儿童来说ꎬ游戏和面对面互动是他们社会学习和语

言习得的基础[１２] ꎬ手机导致父母与儿童的沟通频率降

低ꎬ对儿童的语言回应减少ꎬ同时破坏了原本流畅、自
然的亲子互动过程ꎬ儿童缺乏亲子间的交流与互动ꎬ
因而无法通过与父母游戏及面对面互动较好地完成

语言学习ꎬ可能会成为破坏儿童早期学习环境的关键

因素ꎮ
２.２　 父母手机使用对儿童行为发育的影响　 父母手

机不合理的使用会对儿童的行为造成负面影响ꎬ可能

使儿童出现社交退缩行为、危险行为、问题行为及对

手机的沉迷ꎮ
第一ꎬ当父母被手机所吸引而减少对儿童的关注

时ꎬ由于得不到父母的积极回应ꎬ部分儿童会出现一

定的社交退缩行为ꎮ 经典的“持续面孔范式” (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ｅ￣ｐａｒａｄｉｇｍꎬＳＦＰ)是探索婴儿在父母—婴儿之间互

动前、中、后的反应以及儿童对社会化线索和互动的

理解力的实验程序[１３] ꎮ 在一项使用修改后的 ＳＦＰ 范

式对 ５０ 名母亲及其婴儿(７ ~ ２３ 个月)的实验中ꎬ实验

过程分为 ５ ｍｉｎ 的亲子互动阶段( ＦＰ)ꎬ２ ｍｉｎ 的母亲

使用手机而对儿童无回应阶段( ＳＦ)和 １ ｍｉｎ 的恢复

亲子自由互动阶段( ＲＵ)ꎬ实验结果显示ꎬ相较于 ＦＰ
阶段ꎬ在 ＳＦ 阶段中儿童表现出更少的玩具参与和与

母亲的接触ꎬ同时在控制个体差异的情况下ꎬ母亲使

用手机的频率越高ꎬＳＦ 阶段中儿童的空间探索行为越

少ꎬＲＵ 阶段中儿童恢复与母亲的接触和空间的探索

越少[１４] ꎮ 可以看出ꎬ父母由于使用手机而对儿童的无

回应可能会使儿童减少社会交往活动ꎬ阻碍良好的社

交发展ꎮ
第二ꎬ父母沉迷手机对儿童造成的忽视ꎬ使儿童

出现一些危险行为ꎮ 一项关于父母与儿童在操场上

活动的研究显示ꎬ在接受访谈的 ２５ 名看护者中ꎬ２２ 名

表示当在使用手机时通常较少关注周围的环境ꎬ超过

８０％的被试承认在使用手机时很难注意到自己的孩

子ꎬ尽管如此ꎬ多数人仍表示这将不会妨碍他们对孩

子的回应[１５] ꎮ 而儿童则会出现一些危险行为吸引父

母的注意ꎮ 一项关于 ５５ 名看护者(６５％为父母)与儿

童在外就餐的非参与观察研究发现ꎬ４０ 名看护者在用

餐期间有使用手机的行为ꎬ且其中 １６ 名看护者不间断

地在使用手机ꎬ当面对被手机吸引的看护者ꎬ儿童会

通过爬桌子的行为吸引他们的注意ꎬ而这种行为容易

将儿童置于危险之中[１６] ꎮ 另有一项对 ４０ 名 ２ ~ ５ 岁

学龄前儿童及其父母的实验研究得出结论ꎬ在实验组

父母被手机、电脑或电视分心期间ꎬ儿童表现出较高

的危险行为ꎬ且相比于年龄较大的儿童ꎬ年龄较小的

儿童与危险物品接触的概率更高[１７] ꎮ 同时ꎬ儿童还会

根据父母的回应调整自己的行为ꎮ Ｓｔｕｐｉｃａ[１８] 对 ５０ 名

３ ~ １２ 岁儿童的研究表明ꎬ在一些体育活动中ꎬ当父母

对儿童的反应很灵敏时ꎬ他们在场上奔跑的时间快了

３ ｓꎬ犯错或跌倒的可能性降低了 １７％ꎻ而当父母被手

机分心时ꎬ他们奔跑速度变慢且更容易跌倒ꎮ
第三ꎬ父母在亲子互动中不合理的手机使用易使

儿童产生一系列的内化或外化行为问题ꎮ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
等[１９]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ａｃｔｏ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对 １７０ 个美国家庭进行研究发现ꎬ儿童

哭闹、生闷气、容易受伤害等内化行为和不安或多动、
容易受挫、发脾气等外化行为ꎬ与亲子互动中的技术

干扰(手机使用)有关ꎬ而父亲与母亲有问题的技术使

用能预测亲子互动中的技术干扰ꎮ 同时ꎬ一项对 １ ０７２
名 １０ ~ ２０ 岁青少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ꎬ青少年所感

知到的父母在亲子互动中的手机使用与焦虑、抑郁、
网络欺凌和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ꎬ且青少年感知的父

母温暖在其中起中介作用[２０] ꎮ 父母的手机使用会使

儿童及青少年产生负面行为与情绪ꎬ不利于身心健康

发展ꎮ
最后ꎬ父母长时间、高频率的在儿童面前使用手

机容易给儿童带来不良示范ꎬ致使儿童沉迷手机ꎮ 父

母的手机使用时间与行为会对子女的手机使用造成

消极影响ꎬ甚至导致子女手机依赖或成瘾ꎮ Ｈｕ 等[２１]

对 ５５８ 名学龄前儿童及其父母的研究发现ꎬ儿童花在

屏幕媒体(电视、手机等)上的时间与其父母的屏幕时

间、类型和习惯呈正相关ꎮ 一项对美国 ６２９ 名 １２ ~ １７
岁青少年及其父母的研究显示ꎬ父母花在互联网上的

时间与青少年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呈正相关ꎬ而父母

的互联网使用能作为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模型参

考[２２] ꎮ 此外ꎬＬａｍ 等[２３] 对 １ ０９８ 名 １３ ~ １７ 岁青少年

及其父母的问卷调查表明ꎬ父母有问题的网络使用行

为与青少年有问题的网络行为有相关关系ꎮ 另有一

项关于 ５００ 名 １３ ~ １８ 岁青少年手机使用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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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ꎬ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及手机依赖情况与父母长时

间上网 / 使用手机的态度以及父母长时间使用手机的

行为呈正相关ꎬ即父母越经常长时间使用手机ꎬ青少

年就越容易出现网络成瘾及手机依赖情况[２４] ꎮ
２.３　 父母手机使用对儿童语言和行为发育影响的差

异　 在当前的家庭教育当中ꎬ母亲仍是承担教养儿童

的主要责任ꎬ父亲更多的是起到协助作用[２５－２６] ꎬ再加

上男性与女性自身存在的性格、认知等方面的差异ꎬ
因此ꎬ母亲与父亲的手机使用也会对儿童的影响存在

差异ꎮ
２.３.１　 母亲手机使用对儿童的影响 　 母亲是儿童早

期的主要照顾者ꎬ给予其无微不至的呵护与照顾ꎮ 儿

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为 ０ ~ ３ 岁[２７] ꎬ加上母亲的情感

较为细腻ꎬ能敏锐觉察儿童情绪上的细微变化ꎬ故母

亲对儿童的影响多集中于语言和情绪方面ꎮ
首先ꎬ母亲的注意力会因手机使用变得分散ꎬ导

致其对儿童的敏感性降低ꎻ母亲对儿童需求与变化的

反应变得迟缓ꎬ不利于儿童语言与情绪的发展ꎮ 一项

对 ６８ 名母亲及其婴儿的研究表明ꎬ对出生体重较低的

早产儿而言ꎬ母亲的敏感性越强ꎬ则孩子听觉和语言

能力发展较好[２８] ꎮ 除此之外ꎬＤｉｖａｎ 等[２９]对 １３ １５９ 名

母亲在怀孕期间使用手机及其子女在 ７ 岁时使用手机

情况的问卷调查显示ꎬ在出生前(母亲怀孕时)和出生

后接触手机的儿童出现行为问题(如情绪问题、自闭

症等)的概率是不出现行为问题的 １.８ 倍ꎮ
其次ꎬ母亲会因手机使用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ꎬ

也使儿童更容易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ꎮ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
等[３０]对 １４３ 名已婚或与伴侣同居女性的研究显示ꎬ约
７０％的参与者指出ꎬ手机等设备经常中断她们与伴侣

的互动ꎬ而手机的中断与她们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ꎮ
而已有研究发现ꎬ母亲负性情绪水平高的儿童更容易

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ꎮ Ｃｏｎｎｅｒｓ￣Ｂｕｒｒｏｗ 等[３１] 对 ４４２ 名

学龄前儿童母亲的调查显示ꎬ与普通儿童相比ꎬ有轻

度抑郁症状的母亲的儿童在外化行为方面的问题明

显更大ꎮ 朱大倩等[３２]研究指出ꎬ母亲的焦虑抑郁情绪

将通过外在环境和内部生理改变影响儿童的情绪调

节功能ꎬ 并导致儿童表现出一系列的行为和情绪

问题ꎮ
２.３.２　 父亲手机使用对儿童的影响 　 父亲主要是儿

童的游戏玩伴ꎬ在与儿童的互动中以身体的接触和较

为激烈的活动为主ꎬ鼓励儿童去探索与冒险ꎬ培养独

立、勇敢、坚强等心理品质ꎬ在儿童的社会性行为和认

知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一旦父亲在与儿童的游戏互动中使用手机ꎬ致使

游戏过程被破坏ꎬ将间接损害儿童的社会性发展ꎮ 研

究表明ꎬ父亲对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性别角色行为

与同伴交往行为等社会性行为均有正向引导作用ꎮ
一项对 ２５８ 名 ９ ~ １６ 岁中小学生为期 １ 年的追踪研究

指出ꎬ父亲依恋与儿童亲社会行为存在相互作用[３３] ꎮ
同时ꎬ儿童在父亲通过奖惩方式的强化与纠正中形成

自己相应的性别角色认同[３４] ꎮ 此外ꎬＣａｂｒｅｒａ 等[３５] 对

５０８ 名父母及其子女的研究证明ꎬ父子关系的质量与

五年级儿童的同伴关系呈正相关ꎮ 手机阻碍父子之

间的游戏互动ꎬ父亲无法在潜移默化的游戏中促进与

指引儿童的社会性发展ꎬ则造成其社会性行为的发展

延迟ꎮ
手机的使用还导致父亲在互动过程中分心ꎬ以至

于无法营造积极、良好的父子互动氛围ꎬ将阻碍儿童

的认知发展ꎮ 已有研究证明ꎬ父亲对儿童的认知发展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ꎮ Ｃａｂｒｅｒａ 等[３６] 对 ６０３ 个

家庭的研究表明ꎬ父亲的参与程度正向影响儿童在 ２
~ ３ 岁时的认知、语言、社会和情感发展ꎮ 此外ꎬ一项

关于 １９２ 名父亲及其儿童在 ３ 个月与 ２４ 个月的纵向

研究显示ꎬ在 ３ 个月时遭遇回避、消极的父子互动的儿

童在 ２４ 个月时的认知发展较差[３７] ꎮ 手机的出现使得

父子互动质量降低ꎬ儿童的认知发展在不良互动中停

滞不前ꎬ如此ꎬ父亲的手机使用间接对儿童的认知发

展造成负面影响ꎮ

３　 父母手机使用对儿童造成影响的理论解释

３.１　 依恋理论　 依恋关系是婴幼儿生命早期最重要

的关系ꎬ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社会和认知心理发展ꎬ安
全型依恋是对儿童成长发展最有利的依恋类型ꎮ 首

先ꎬ良好的依恋关系有助于儿童的认知发展ꎮ Ｗｅｓｔ
等[３８]对 １ ２５３ 名儿童的研究结果表明ꎬ在儿童早期ꎬ
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相对有更好的认知发展ꎬ如注意力

集中、智商高、善于解决问题ꎬ同时语言发展也较好ꎮ
相反ꎬ一项对 １ １４９ 名儿童的研究结果表明ꎬ不安全型

依恋的儿童从小就在不利的社会环境下成长ꎬ尤其是

男童ꎬ会感受到更大的社会环境压力ꎬ冲动行为出现

的频率更高[３９] ꎮ
其次ꎬ安全型依恋的建立需要父母全身心高质量

的陪伴ꎬ而手机的存在致使父母无法全心全意关注儿

童ꎬ则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建立举步维艰ꎮ 一项关于

２００ 名 １ ~ ２ 岁幼儿依恋的研究显示ꎬ安全型依恋与父

母高质量陪伴(包括亲密的肢体接触、深情的眼神交

流、温柔的言语表达、有趣的交互游戏)时间长短存在

相关性[４０] ꎮ Ａｎｔｅ￣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４１] 对 １６７ 名父母关于社交

媒体的使用与亲子依恋、教养方式的问卷调查表明ꎬ
每天使用社交媒体(９７％的访问设备为手机)在 ２ ~ ３ ｈ
的父母可能更容易使用权威型教养方式ꎬ增加他们使

用体罚、威胁或其他负面后果作为惩戒手段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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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ꎻ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影响父母对孩子的关注程度ꎬ
减少了彼此之间的眼神交流与肢体接触ꎮ

因此ꎬ父母的手机使用因影响亲子安全型依恋的

建立而对儿童的发展产生间接影响ꎮ 父母对手机的

沉迷导致拒绝或忽视了儿童寻求安慰和探索的需求ꎬ
则儿童无法在亲子互动过程中体验到满足与快乐ꎮ
而儿童忙于引起父母的注意ꎬ较少参与其他探索性行

为ꎬ又易使儿童出现情绪上的不稳定以及缺乏对环境

与他人的安全感与信任感ꎮ 如此ꎬ导致儿童较难与父

母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ꎬ故影响了儿童的健康成长

发育ꎮ
３.２　 取代假说　 取代假说(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基于时间使用的“零和假定”ꎬ即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

的ꎬ用一定时间做某件事ꎬ则没有时间去做另一件事ꎮ
该理论认为ꎬ人们投入互联网的时间可能会取代他们

以前用于社交活动的时间[４２] ꎬ而社交媒体可能会取代

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有意义的互动[４３] ꎬ导致网络

中形成的弱人际联结取代了真实生活中的强人际

联结ꎮ
一方面ꎬ父母在手机上花费较多时间ꎬ则会减少

和取代原本的亲子互动时间ꎬ给亲子关系带来消极影

响ꎮ 一项通过日记和访谈法对 ２０ 名父母及其子女的

研究表明ꎬ在其他家庭成员在场的情况下ꎬ当有人使

用手机但并非处理紧急事务时ꎬ其他人会感到非常沮

丧ꎬ如妻子看到丈夫在使用手机而无暇与自己及孩子

进行互动时ꎬ她会有失落感和被忽视感[４４] ꎮ 一项对 ７
个家庭的小组及个人访谈研究显示ꎬ一些青少年对父

母沉迷手机而忽视自己会出现不舒适的感觉ꎬ即不受

重视感ꎬ且该不舒适感是由于缺乏关注引起的[４５] ꎮ
另一方面ꎬ当手机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角ꎬ取代成

员之间有意义的互动ꎬ不仅容易造成家庭冲突ꎬ而且

影响父母之间的和谐关系ꎮ 已研究表明ꎬ在一些家庭

中ꎬ手机已经成为家庭冲突的来源ꎬ特别是在家庭成

员在场的情况下使用手机[４６] ꎮ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 等[４７] 对 ２０３
名母亲的研究表明ꎬ９６％认为手机等媒介干扰了伴侣

共同养育孩子的合作关系ꎬ让母亲有时会对伴侣产生

怨恨或挫败感ꎬ可能导致父母在这些中断的合作期间

或之后发生冲突ꎮ
综上所述ꎬ父母的手机使用取代了原本应与儿童

的互动ꎬ造成亲子关系的恶性发展及家庭成员间关系

的恶化ꎬ易导致冷漠无情、充满冲突的家庭环境ꎬ不利

于儿童的健康成长ꎮ

４　 展望

父母在亲子互动中使用手机的现象越发普遍ꎬ给
儿童语言和行为带来负面后果ꎬ既有害于儿童的言语

发展ꎬ也不利于儿童产生良好的行为习惯ꎮ 目前已有

依恋理论和取代假说证明了父母手机使用对儿童亲

子互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ꎬ未来的研究可深入探究其

中的作用机制及多方面的理论建构ꎮ
首先ꎬ研究亲子互动中父母手机不同使用方式对

儿童心理的影响ꎮ 以往研究已经证实ꎬ父母手机使用

会对儿童亲子关系中的行为互动产生消极影响ꎬ继而

可以考虑的问题是ꎬ明确父母手机使用的活动类型和

方式ꎬ如聊天、玩游戏或社交网站ꎬ探索这些活动之间

是否存在差异ꎬ以及测量父母在孩子面前时使用手机

的时长ꎮ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ꎬ直接对时长进行测量

的研究比较少ꎬ并且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ꎬ存
在社会期许ꎬ因而准确性有待考证ꎮ 今后研究可以采

用更为准确的技术手段对父母使用手机的时长进行

测量ꎬ在结构化情况下对父母手机使用进行实验操

纵ꎬ并比较不同设备吸引水平和使用持续时间对儿童

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ꎮ
其次ꎬ未来可能需要长期追踪研究来进一步明确

父母手机使用与儿童语言和行为的因果关系ꎮ 目前

开展的研究多为横断面研究ꎬ无法确定父母手机使用

与儿童语言沟通和行为互动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ꎬ
因而ꎬ未来研究可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进行长

期追踪研究ꎬ明确父母手机使用对儿童的长期影响、
变化轨迹及作用机制ꎬ从而为儿童健康发展提供理论

支持ꎮ
最后ꎬ未来研究应关注如何减少亲子互动中手机

使用对儿童的负面影响ꎮ 如今手机使用范围与使用

人群越发广泛ꎬ关于手机在亲子互动中的使用规范ꎬ
减少负面影响也是未来研究的关注点之一ꎮ 一项针

对 ２４９ 对父母与其子女(１０ ~ １７ 岁)关于手机使用规

则的研究表明ꎬ父母与孩子都认为亲子相处时应放下

手机ꎬ双方共同遵守手机使用规范[４８] ꎮ 目前已经开发

了智能手机程序ꎬ如 ＦａｍｉＬｙｎｃꎬ该程序使家庭成员共

同创建一个手机使用规范ꎬ以此来支持家庭共同调节

他们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４９] ꎬ父母与儿童可通过协商

制定关于亲子互动时间中手机的使用规则ꎬ提高家庭

互动的质量ꎬ创造良好和谐的家庭氛围ꎮ 同时ꎬ还可

以发挥技术的正面作用ꎬ将手机视为联结亲子关系的

桥梁和纽带ꎬ父母与儿童共同使用手机观看儿童教育

视频、玩益智游戏等ꎬ寓教于乐ꎬ实现帮助儿童健康成

长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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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服务

　 　 双酚 Ａ(Ｂｉｓｐｈｅｎｏｌ Ａꎬ ＢＰＡ)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

化学品之一ꎬ全世界每年产量超过 ７００ 万吨[１] ꎮ 它被

用于生产聚碳酸酯塑料和环氧树脂ꎬ广泛存在于食品

容器、婴儿奶瓶及其他消费产品中ꎮ 在工业化国家ꎬ
ＢＰＡ 的暴露在人群中普遍存在ꎬ这种暴露主要来自于

饮食[２－３] ꎮ 生物监测研究表明ꎬ有超过 ９０％的人口证

明不同生物基质中可检测到的 ＢＰＡ 水平[４－６] 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孕期多种暴露均对子代认知有影

响ꎬ如吸烟、饮酒、孕期紧张、焦虑、抑郁[７－１０] ꎮ 人类几

乎普遍接触 ＢＰＡ 意味着个体行为的微小变化可能会

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１１] ꎮ ＢＰＡ 具有弱雌激素性质及

实验研究发现的生殖和发育效应ꎬ包括对发育中大脑

的潜在影响[１２－１３] ꎮ 目前ꎬ国内外学者关于孕期 ＢＰＡ
暴露对子代认知发育的影响做了许多工作ꎬ本文就此

简要综述如下ꎮ

１　 国外出生队列研究

１.１　 认知能力的整体评估　 ２０１７ 年ꎬＢｒａｕｎ 等[１４]使用

环境化学研究平台的母婴研究 (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ｆａｎｔ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
ＭＩＲＥＣ)数据ꎬ研究孕期 ＢＰＡ 暴露对子代认知的影响ꎮ
ＭＩＲＥＣ 是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ꎬ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ꎬ在
加拿大的 １０ 座城市(１１ 个研究地点)从产科和产前诊

所招募 ２ ０００ 名孕早期妇女[１５] ꎮ 该队列收集了孕早

期妇女的单份尿液样本ꎮ 采用韦氏学前和小学智力

量表第 ３ 次修订版 ( Ｗｅｃｈｓｌｅｒ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Ⅲꎬ ＷＰＰＳＩ－Ⅲ)对 ３ 岁儿童的认

知能力进行评估ꎮ ＷＰＰＳＩ－Ⅲ评分越高表明认知能力

越强ꎮ 研究表明ꎬ产前 ＢＰＡ 与儿童智商或 ＷＰＰＳＩ－Ⅲ
特定分测验的结果无关联ꎮ

Ｃａｓａｓ 等[１６]基于西班牙的一项出生队列———儿童

与环境出生队列[ ＩＮｆａｎｃｉａｙ Ｍｅｄｉｏ Ａｍｂｉｅｎ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Ｐｒｏｊｅｅｔꎬ ＩＮＭＡ]的萨尔瓦德子队

列ꎬ评估孕期 ＢＰＡ 暴露对子代认知的影响ꎮ 采用贝利

婴儿发育量表第 １ 版( Ｂａｙｌｅｙ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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